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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宫博物院一共收藏有三套光绪《大婚图》册（以下简称《大婚图》），此图现今引用较多，但有关此

图的形制、绘制情况、作者的解析，资料比较零散，研究或有不清，笔者拟在此作进一步的梳理、对照

和解析。

一   《大婚图》概况

故宫博物院所藏三套《大婚图》册，均为蝴蝶装，尺寸规格基本相近。每套册数相同，均为九册。

首册《懿旨》：节录慈禧皇太后关于光绪帝大婚的相关懿旨6页、大婚典礼全图目录2页；第一册《皇后出

宫至邸第图》：皇后出宫至邸第图7页、图说3页；第二册《纳采礼筵宴图》：纳采礼图12页、纳采宴图3页、

图说13页；第三册《大征礼图》：大征礼图13页、图说11页；第四册《皇后妆奁图》：皇后妆奁图7页、图说

1页；第五册《皇后妆奁图》：皇后妆奁图7页、图说1页；第六册《册立奉迎图》：册立奉迎图16页、图说6

页；第七册《皇后凤舆入宫图》：皇后凤舆入宫图17页、图说9页；第八册《庆贺颁诏赐宴礼节图》：庆贺

颁诏图5页、赐宴图2页、图说4页。

三套《大婚图》册，分别编为新187874号、故5886号和故5887号。前两套明显是画稿：新187874号，

本文称为底稿本；故5886号，较前者绘制精细，称为细稿本。故5887号，绘制最为精细，而且题签用黄

色，明显是进呈御览之本，称为正本。本文全面铺排并予以解释的即正本故5887号。

以史解画，以图证史

——关于光绪《大婚图》册的绘制

任万平

内容提要  故宫博物院收藏有三套光绪《大婚图》册 ：一套为底稿本 ；一套为进呈用于

审定的细稿本 ；一套为最终进呈御览定本。三套图册所绘礼节程序相同，具有纪实性特

点，但其绘制并非是在典礼结束后的实景记录，而是在婚礼之前就预绘出底稿，再根据

实景予以修订，因为大婚礼节程序具有标准化的特点，可以支持这样的操作。光绪《大

婚图》册，每套九册，堪称鸿篇巨制，其创作由庆宽领衔，集体绘制而成。庆宽画史无

传，出身于低微的内务府员外郎，作者认为，其宦海沉浮亦有明晰之必要。

关键词  大婚图  清代  御览定本  纪实  庆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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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套冠以故字号的图册，为清宫遗存。《大婚图》正本绘成后，存贮在内廷乾清宫西暖阁
‹1›
，在

1921年应为懋勤殿提出过
‹2›
，因为逊帝溥仪要举行婚礼，观览此图可能是为了再现当年光绪皇帝大婚

的排场。

故5887号《大婚图》，参考号是霜字号799-806，即清室善后委员会在溥仪被驱逐出宫后点查宫内

各宫殿物品给予的千字文编号。查霜字号799-806，在《故宫物品点查报告》第三编第三册“养和殿”第八

页有：七九九 皇后出宫至邸图（第一册）、八〇〇 纳采礼筵宴图（第二册）、八〇一 大征礼图（第三册）、

八〇二 皇后妆奁图（第四册）、八〇三 皇后妆奁图（第五册）、八〇四 册立奉迎图（第六册）、八〇五 皇后

凤舆入宫图（第七册左开）、八〇六 庆贺颁诏赐宴礼节图（第八册）。接下来才是八〇七 懿旨，实际上“懿

旨”是《大婚图》的首册，故5887号的参考号实际应编为霜字号799-807，所以，后来在参考号霜799-806

号外，又增加了一个伟7308号
‹3›
。养和殿指储秀宫的东配殿。

故5886号《大婚图》参考号是伟字号，没有对应的紫禁城存贮宫殿，是文献馆南迁文物所给予的号

码（给以伟7680-82、7678-79、7410，但这组伟字号实际只有6个号码，仍没有完全涵盖九册）。在该图册

的木夹板上贴有故宫博物院文献馆标签，登记号为“图71:7”。故5887号也曾是文献馆南迁文物，文献

馆标签登记号为“图70:6”。故5886、故5887两套《大婚图》，在每一册的前或后附页上钤盖“教育部点验之

章”
‹4›
，也再次证明这两套《大婚图》均曾有过“南迁”经历。

在清室善后委员会点查报告中，在“南三所”
‹5›
处见有《大婚图》九册

‹6›
。既然在养和殿存贮的是故5887

号，那么在南三所存贮的就应该是故5886号，南三所区曾是故宫文献馆所在地。

冠以新187874号这一套《大婚图》，1958年3月10日从文化部文物事业管理局拨交故宫博物院，由冯

华鉴定，作为文物入藏，当时编号为新68077，命名为《清人画光绪大婚礼全图》，后不知何时销号降

为“资料”。故宫博物院的文物分为四个等级，即一二三级和“资料”，一二三级属于国家珍贵文物，“资

料”对应于国家文物定级中的一般文物。1980年，该作品再升为“文物”，重归国家定级中的珍贵文物之

‹1›   光绪二年三月初四立乾清宫《西暖阁陈设档案》，故宫博物院藏。在其续添条记载“光绪十七年七月十五日，懋勤殿，大婚典礼

全图二匣，计九册”，指此图绘制完成后，由懋勤殿首领太监交到乾清宫西暖阁存贮。

‹2›   宣统贰年捌月贰拾肆日立乾清宫《西暖阁现设档》，故宫博物院藏。在续添的年份中，其中有一黄条书“宣统十三年正月初十

日，懋勤殿，大婚典礼图二匣计九册”。

‹3›   伟字号文物是文献馆南迁文物清点时的补号。故宫博物院文物主要编有故字号或新字号。1949年之前故宫博物院的文物编

号，以清室善后委员会对各个宫殿内文物用千字文编号为主。后来对漏编的与其他来源的文物也给以不同字头的编号。文献馆指1925年

故宫博物院成立伊始的业务机构之一，初设在图书馆之下称文献部，后独立为文献馆，管理除立体古物、图书之外的文物。南迁文物是

指1931年日本悍然发动“九一八事变”，侵占中国东北华北，为避战火对文物的破坏，将故宫文物向上海以至后来的南京再向西南迁移避

难过程中的文物。

‹4›  “教育部点验之章”，篆书阳文长方印章，一大一小。1934年11月－1937年6月对故宫南迁存沪文物进行点验时以此做印记。

‹5›   南三所位于紫禁城外东路，在宁寿宫之南，是清代皇子的生活区。

‹6› 《清室善后委员会点查报告》第四编第三册，民国十八年（1929）再版，故宫博物院刊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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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重新给以新187874号。

这一套《大婚图》作为粗稿本，

应该是进呈给醇亲王奕譞
‹1›
审

定的稿本，得到俞允后，可能

清末以来收藏在醇亲王府邸。

尽管醇亲王奕譞于光绪十六

年（1890）十一月薨逝，但此

时该稿本已绘制完成（下文述

及）。这个醇亲王府里出了一

位至尊的皇帝，而且这套图画

是绘制这位皇帝的大婚典礼，

图画又是该亲王督责绘制，

其意义对于醇亲王府而言，

可谓至宝，自当“子孙永保”。

民国之后，前清各王府随着

皇权树倒而飘零败落，府中

之物也散佚民间。不知几经

辗转是什么渠道，使这套《大

婚图》归入文化部文物事业管

理局，在1958年由该机构拨

交给故宫博物院。前世皇朝时

代的《大婚图》三“兄弟”，在中

华人民共和国时代，聚首于典礼的发生之地——紫禁城，它们一并成为今人乃至后人回望封建时代传统

婚姻的标本。

二  三套《大婚图》的画面差别

新187874号《大婚图》，绢本，纵63.7厘米，横114.2厘米。图册部分细节特征如下：1. 三册中其画面

最为简疏。所有页面的天空祥云都绘制得一片混沌〔图一〕，而正本则是云卷云舒〔图二〕。2. 有的建筑整

体并未勾画，只勾画部分示意。如第四册《皇后妆奁图》中的中和殿、保和殿〔图三〕，或者减省非主体建

‹1›   奕譞（1839－1890），道光帝第七子，光绪帝生父。同治十一年封为醇亲王。

〔图一〕 底稿本第一册 《皇后出宫至邸第图》 新187874

〔图二〕 进呈本第一册 《皇后出宫至邸第图》 故58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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筑，如景山后街只见景山内的

寿皇殿一隅，而不见东北角的

集祥阁与山上亭子，东西雁

翅楼多处以混沌云雾遮挡不画

〔图四〕。3. 每开画面的人物

与建筑，最后贴以白色纸质签

条作为标注（参见〔图一〕）。实

际上，最初所贴签条为黄色，

后来全部在上面重新用白色签

条覆盖黄色签条，因为此图不

是进呈给皇帝与皇太后审阅之

本，不可僭越用黄色，后更改

为白色。仔细观察可见补贴的

白色签条边缘，露出黄色，

如第二册《纳采礼筵宴图》，

在画面下方的“工部司员”签条

露有黄边，在其右侧还有遗

漏用白色签条覆盖的黄签“内

务府官”〔图五〕；在第二册《纳

采礼筵宴图》上，其中在太和

殿内绘有“节案”，覆盖的白签

没有贴实，虚浮起来最为明显

〔图六〕。光绪十四年十月初

四日，“奉王爷谕……今将绘

妥出宫图正册
4 4

，谨呈钧阅，并

请示题说一节，拟用黄绢书

写，至图上所贴黄签，可否写

在图上，勿庸粘贴之处未敢擅

便，伏候批示遵办”
‹1›
。从这条

‹1›   旧整《宫中杂件》第2380号，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图三〕 底稿本第四册 《皇后妆奁图》

〔图四〕 底稿本第一册 《皇后出宫至邸第图》

〔图五〕 底稿本第二册 《纳采礼筵宴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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档案可知，只有正本才可用

黄签，底稿本不能僭越用黄

签，而且从遗存实物可知，

黄签没有钦准不能直接题写

在图上，而是粘贴。4. 同一

空间内不同的礼仪程序，画

面基本相同，但同一局部细

节绘制不同，第一册《皇后

出宫至邸第图》，准皇后礼

舆进入皇后府邸一开，内院

影壁墙上省写了“泰运延釐”

四字〔图七〕，但在第二、三

册中则有书写〔图八〕。这

也说明底稿本粗简，并不

完善。5. 白签题写错误。

第三册《大征礼图》画给皇

后的礼物，本为白银一万

两，题签错写为“白银二万

两”〔图九〕。6. 凉棚数目错

误。第八册太和殿筵宴画

面，丹陛下（画面的下方），

御道之东卤簿仪仗外绘蓝布

凉棚七座，实际应为八座，

少绘一座，御道之西卤簿仪

仗外面竟然未绘画一座蓝布

凉棚〔图十〕。7. 代表帝后的

标志性符号龙、凤示意性突

出。如在各处架彩柱子上缠

绕的龙，不仅没有龙鳞而且

龙爪只是四爪〔图十一〕，四

爪不能称龙只能称蟒，为亲

王使用而非皇帝使用；皇后

〔图六〕 底稿本第二册 《纳采礼筵宴图》

〔图七〕 底稿本第一册 《皇后出宫至邸第图》

〔图八〕 底稿本第二册 《纳采礼筵宴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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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舆蓝轿帷上的金凤时绘时不绘，第六册《册立奉迎礼图》凤舆从太和门启行一开，凤舆蓝轿帷上未绘金

凤〔图十二〕，第七册《皇后凤舆入宫图》，走在大清门外的凤舆蓝轿帷上绘有金凤〔图十三〕。8. 没出现皇

帝形象，只在慈宁门下绘有拜褥。册立奉迎前、太和殿庆贺礼前，皇帝均须前往慈宁宫向皇太后行礼，

这两幅画面，是《大婚图》唯有皇帝身影出现的画面，但在此本与故5886号上均未绘出皇帝〔图十四〕。

9. 每一册的背面左上角有墨书册名简称加苏州码
‹1›
编号，如“大征〤”……〔图十五〕，只不过此处的〤是

个草写的形式。10. 从婚礼的纳采开始，每一册给以顺序号，每一开画面（不包括图说）右下角（只有第七

册在左下角）贴以墨书文字加序列编号的白色签条。即纳采册为“兖一、兖二……”〔图十六〕，大征册为“青

一、青二……”，妆奁册一为“徐一、徐二……” （见〔图三〕），妆奁册二为“扬一、扬二……”，册立奉迎册为

“荆一、（荆二漏贴）、荆三……”皇后凤舆入宫册为“豫一、豫二……（此册编号签在左下角，豫十漏贴）”，庆

贺颁诏赐宴册为“梁一、梁二……”兖、青、徐、荆、扬、豫、梁几字，是《尚书·禹贡》中的“九州”九个字的中间

七个字。古人有时用九州的九个字冀、兖、青、徐、扬、荆、豫、梁、雍做排序使用，但不知本套稿本为何不用

首尾两个字“冀”、“雍”，把九册依次排列。11. 画面割裂，在宫内行进的路线，人员走在棕毡上，但在太

‹1›   苏州码，即苏州码子，是中国旧时表示数目的符号，也叫草码，用〡 〢 〣 〤 〥 〦 〧 〨 〩 十分别代表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图九〕 底稿本第三册 《大征礼图》 〔图十〕 底稿本第八册 《庆贺颁诏赐宴礼节图》

〔图十一〕 底稿本第一册 《皇后出宫至邸第图》 〔图十二〕 底稿本第六册 《册立奉迎礼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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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殿丹陛下绘有棕毡成为虚设，抬妆奁的人员并未走在上面〔图十七〕。

此本作为进呈给醇亲王奕譞所审阅的稿本，即第一稿，也就是底稿本，只勾勒出轮廓与示意。“光

绪十四年十月初四日，奉王爷谕，皇上大婚礼次第礼节全图，着归并画馆恭绘，至所需款项由粮饷处支

领。谨查恭绘大婚典礼全图，将出宫图、纳采图……图稿已先后呈览。奉懿旨著照图稿恭绘。”
‹1›
此处的

王爷即醇亲王奕譞，是光绪皇帝之父，也是大婚礼仪处总负责人，呈请其审阅既在情理之中，也是职责

所司，亦是皇太后慈禧的旨意。

第二套，编号为故5886，纸本，纵62.5厘米，横112.7厘米。每一开背面编号与底稿本相同，即用

册名简称加苏州码。此套是经过多处修改后再绘制的细稿，画面上建筑与人物处题签已变更为黄签，其

建筑与人物绘制已较精细。但此套图册最严重的问题是画面错乱：第二册《纳采礼筵宴图》与第三册《大

‹1›   旧整《宫中杂件》第2380号，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图十三〕 底稿本第七册 《皇后凤舆入宫图》 〔图十四〕 底稿本第六册 《册立奉迎图》

〔图十六〕 底稿本第二册 《纳采礼筵宴图》〔图十五〕 底稿本第三册 《大征礼图》 裱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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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礼图》画面排列错乱，在第二册《纳采筵宴礼图》中，掺入了两开画大征礼的图像，其背面却墨书为纳

采与苏州码编号；第三册《大征礼图》则又掺入六开纳采图像，背面却墨书大征与苏州码编号。而具体到

每一开图册，又有多处修改痕迹与细节错误。1. 笔墨修改痕迹，主要是对建筑的修改。第一册《皇后出

宫至邸第图》，绘景山后街有孔雀顶礼舆画面的一开，画面左侧空白处有建筑痕迹的笔道，应是原来把

地安门的一角画入此处〔图十八〕；接下来的一开，对地安门以及它的东楼修改笔迹很明显〔图十九〕；

第二册《纳采礼筵宴图》在协和门的南侧红墙上也可见修改痕迹〔图二十〕；第三册《大征礼图》，在东华

门处对建筑进行修改的痕迹有丹陛的收短、铜缸后缩〔图二十一〕；第六册《册立奉迎礼图》，对在太和门

丹陛下停放龙亭处的地砖进行了修饰，明显色白〔图二十二〕；第七册《皇后凤舆入宫图》对昭德门的修

改痕迹更为突出，尤其螭吻部分最为明显，位置从画面的较中心位置向下移动，即原绘位置在御路西侧

品级山
‹1›
以西〔图二十三〕。对建筑的修改，主要是位置比例不适，表明画馆画家对界画技法不够精熟。

2. 人物修改笔迹遗痕与个别挖补痕迹。第三册《大征礼图》，文华门一开，在四匹马的下方有很多人物

‹1›   品级山，乾隆中期以后是举行皇家大典时官员朝贺站位的标志物，以青铜制作，内腔中空，像山形，上书满汉文品级。

〔图十七〕 底稿本第四册 《皇后妆奁图》 〔图十八〕 底稿本第一册 《皇后出宫至邸第图》

〔图十九〕 底稿本第一册 《皇后出宫至邸第图》 〔图二十〕 底稿本第二册 《纳采礼筵宴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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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笔痕（参见〔图二十一〕），实际这一开的画面内容不是大征礼，而应是混在此册的纳采礼图，因为只

绘四匹马，不合大征之礼仪。第六册《册立奉迎图》，隆宗门外不仅有接纸，而且画面下方六个站班官

兵处有三处挖补痕迹〔图二十四〕；太和殿丹陛上的副使挖补痕迹非常清晰见（参见〔图二十二〕）。在第

八册《庆贺颁诏赐宴礼节图》，长信门之南，跪坐三排行礼大臣右侧的一处挖补也非常明显〔图二十五〕。

3. 题签不准确。如第一册《皇后出宫至邸第图》，地安门以南黄瓦墙（俗称内城墙，是皇城内区隔府库与

衙署的墙）两处的“警卫”写为帐房官兵〔图二十六〕，这不是皇帝外出远行巡守需要行营与护卫帐房，何

来帐房？所以正本均为“站班官兵”，即警卫值守官兵。第三册《大征礼图》，文华门题签先写为文华殿，

后把“殿”字涂抹改为“门”字（参见〔图二十一〕）。4. 图说缮写错误。最严重的是第四册《皇后妆奁图》，首

开图说竟然错误地缮写为“光绪十二年二月二十四日恭进皇后妆奁二百抬”〔图二十七〕，年、月及数量均

错误，实际上，进皇后妆奁时间是光绪十五年正月二十四、二十五两日，每一日进妆奁一百抬，但第五

册图说二十五日进妆奁情景，已与正本一致，时间写为真正的进妆奁时间，即光绪十五年正月二十五

日。另有图说书写错误，发现后对其进行过修改，如第八册《庆贺颁诏赐宴礼节图》的图说，中间“朝服

捧王以下文武”几字，经过修改处理〔图二十八〕。5. 画面的简化处理。第六册绘使节到皇后府邸，其门

〔图二十一〕 底稿本第三册 《大征礼图》 〔图二十二〕 底稿本第六册 《册立奉迎图》

〔图二十三〕 底稿本第七册 《皇后凤舆入宫图》 〔图二十四〕 底稿本第六册 《册立奉迎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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墙两边的墀头
‹1›
看面，不是告示而

仅为红纸示意〔图二十九〕，正本所

绘门墙两边的墀头看面上有封印开

印告示〔图三十〕。光绪帝大婚册立

奉迎时间在正月，可能尚在官府封

印期间，而皇后父亲桂祥为八旗副

都统，自应书写封印开印告示。

6. 建筑空间比例不适。第六册《册

立奉迎图》册，在画面右侧，凤舆

之下的庑房上全部画上了架彩，实

际上，它应是两道门的架彩，但把

后一道门与前一道门叠加在了一

起，架彩就画到了侧翼的围房建筑

上〔图三十一〕，正本的这个画面

就很明晰〔图三十二〕。7. 建筑名称

题签粘贴位置随意。从第五册《皇

后妆奁图》上可见，“中和殿”签贴

在门扉上，“保和殿”签贴在墙壁上

〔图三十三〕，而正本的字签则均

‹1›   墀头：指山墙伸出至檐柱之外的部分，突出在两边山墙边檐。

〔图二十五〕 底稿本第八册 《庆贺颁诏赐宴礼节图》 〔图二十六〕 底稿本第一册 《皇后出宫至邸第图》

〔图二十七〕 底稿本第四册 《皇后妆奁图》 图说 〔图二十八〕 底稿本第八册 《庆贺颁诏赐宴礼节图》 图说

〔图二十九〕 底稿本第六册 《册立奉迎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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贴在屋顶的琉璃瓦上。

按以上所揭之情形，此本

《大婚图》册应是对底稿本的

具体化，先是形成二稿轮廓，

然后在二稿轮廓的基础上再修

改，着色，所以多处可见修改

痕迹。全部题签均已改为明黄

色，这应是进呈给皇太后与皇

帝预览（也是御览）的稿本。

第三套，编号为故5887，

绢本，纵6 5厘米，横1 1 5厘

米，系进呈御览的正本。该本

画面上题签全部为明黄色，在

每开背面接近左上角位置亦

贴有题写本册题名简称与顺

序的明黄色签条，如“奉迎图

第三”〔图三十四〕签条上墨色

楷体书写工整。本套画面布

局合理，绘制精细，没有任何

修改痕迹，图说缮写符合历史

〔图三十：1〕 进呈本第六册 《册立奉迎图》 〔图三十：2〕 进呈本第六册 《册立奉迎图》 局部

〔图三十一〕 底稿本第六册 《册立奉迎图》

〔图三十二〕 进呈本第六册 《册立奉迎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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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但本套图册也有个别瑕疵。1. 细微处绘制有不符合历史实际的情况。如在第一册《皇后出宫至邸

第图》上，将皇后府邸门墙墀头看面上用红纸书写了封印开印告示〔图三十五〕。其实指立皇后，出宫回

府是在光绪十四年十月初五日，这个时间与封印开印时间毫不相干，因为清代制度规定，岁末年初（腊

月和正月）择吉日封印、开印，一般在腊月二十前后封印，正月二十前后开印，期间为官员年假时间。

在第二册《纳采礼筵宴图》亦如是绘画，均从第六、第七册同一画面“拷贝”而来，但第六、第七册所绘的

礼节时间是在腊月与正月，需要有封印开印告示，与前面这两册不同。2. 题签、图像绘制与档案记载不

〔图三十三〕 底稿本第五册 《皇后妆奁图》 〔图三十四〕 进呈本第六册 《册立奉迎图》 裱褙

〔图三十五〕 进呈本第一册 《皇后出宫至邸第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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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致。第四册《皇后妆奁图》，二十四日走到保和殿东侧后左门附近的妆奁队伍中，黄签所写为“金点翠

红白玛瑙桂花盆景成对、红碧玺玉堂富贵盆景成对”即为四件，而画面实际绘为两件带玻璃罩的盆景〔图

三十六〕。按例，清代的盆景多有玻璃罩，每件一个罩子，可证明盆景实为两件而非四件，并且光绪《大

婚典礼红档》也记载为金点翠红白玛瑙桂花盆景一件、红碧玺玉堂富贵盆景一件为一抬。二十四日进妆

奁，按照光绪《大婚典礼红档》的顺序，应有黄地五彩瓷百子盘，但第五册《皇后妆奁图》，走在太和门东

侧昭德门台阶上，却错绘为一对插有谷穗戟磬的五彩瓶〔图三十七〕。此类黄地五彩瓷百子大盘，故宫博

物院尚有遗存〔图三十八〕。太和门东侧昭德门台阶下的妆奁，黄签上写“翡翠荷叶洗一件”，实应为盘，

其内盛有寿桃清晰可见；写为“青玉葵花洗一件”，也应为碗，其内亦盛有寿桃〔图三十九〕，档案亦记为

碗。此外，黄签还有错字一处，二十四日走在太和殿东侧中左门的妆奁中有郎窑大碗一对，把“郎窑”误

写为“狼窑”〔图四十〕。3. 建筑细节不够准确。如第一册《皇后出宫至邸第图》画面上，景山北部东侧、万

春亭东侧蓝色的周赏亭本应为圆攒尖顶，却画成了八角攒尖顶；绿色观妙亭本应为八角攒尖顶，却绘

成了四角攒尖顶〔图四十一〕，当然，这并不是画面的主体，不影响大局。4. 凉棚绘制有误。第八册《庆

贺颁诏筵宴礼节图》上，太和殿丹陛下卤簿外东西侧的蓝布凉棚均应为八座，但西部多绘了一座成了九

〔图三十六〕 进呈本第四册 
《皇后妆奁图》 局部

〔图三十七〕 进呈本第五册 《皇后妆奁图》 局部

〔图三十八：1〕 吉祥如意款粉彩岁朝婴戏图大盘正视图 〔图三十八：2〕 吉祥如意款粉彩岁朝婴戏图大盘俯视图 〔图三十八：3〕 吉祥如意款粉彩岁朝婴戏图大盘底款图

〔图三十九〕 进呈本第五册 《皇后妆奁图》 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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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图四十二〕。5. 卤簿绘制

个别有误。第六册《册立奉迎

图》所绘皇后仪驾，在端门门

洞外多绘了二柄红色九凤盖，

第一组实为红色方伞之误〔图

四十三〕。

三套《大婚图》中，有一个

画面笔者认为是绘制的重大

失误。新187874号与故5887

号的第八册《庆贺颁诏筵宴礼

节图》庆贺礼画面，在太和殿

丹陛之下朝贺人员，绘出了

三组，虽题签仍是“行礼文武

各官”，但与第六册《册立奉迎

图》“行礼文武各官”不同。朝

贺时，丹陛下的大臣均是按文

东武西，再按品级以两翼方

位排列，即两个方阵，此处

却绘出三组的阵容，并且中

间一组人员居然还是在御路

〔图四十〕 进呈本第四册 《皇后妆奁图》 局部 〔图四十一〕 进呈本第一册 《皇后出宫至邸第图》

〔图四十二〕 进呈本第八册 《庆贺颁诏赐宴礼节图》

〔图四十三〕 进呈本第六册 《册立奉迎图》



296 故宮博物院院刊    2020年第10期･ 第222期

之上，实在属于僭越，不合礼

法。故5886号在绘制时可能有

所察觉，试图予以更正，但又

似是而非，在第六册册立奉迎

礼时太和殿丹陛之下朝贺人员绘

制成了三组，第八册庆贺礼时太

和殿丹陛之下朝贺人员绘制成了

两组，只能说这一套的第八册绘

制准确，但第六册绘制失误。

三套《大婚图》，每册外均

为楠木夹板，但前两套稿本夹

板正面只是刻以阴文题签，其题签文字与文字外框凹槽涂以绿色〔图四十四〕。正本夹板正面亦刻以阴文

题签，但其文字涂以金色，并在题签外框以及册面外框上饰以涂金的云龙纹〔图四十五〕。

只有明晰了三套《大婚图》以上各处的不同，以及绘制出现的问题，才可以正确理解大婚的礼仪程

序。否则，任意取用一套，既会对大婚程序理解有偏差，也会因其中绘制的细节导致读图出现其他方面

的误判。

三 《大婚图》册的绘制过程

《大婚图》上并无作者款识，但首册《懿旨》中节录了慈禧太后有关光绪帝大婚的主要懿旨，这是解

读《大婚图》册的重要线索。关于此图的作者、绘画时间，在此均有简单记载。光绪十四年十月初三日，

“总管连英口传奉懿旨：皇帝大婚应行各项礼节，着派内务府员外郎庆宽，自皇后出宫起，至典礼庆

成，按照礼节次第，敬恭谨绘图册，先将图稿贴说呈览，后邸图式著一并绘图贴说呈览。钦此。”
‹1›
同

时，相关档案中亦能找到相应的记载予以印证。该图是由参与皇帝大婚礼仪事务的内务府员外郎庆宽领

衔，画馆的众多画匠共同完成；此图在皇帝大婚礼之前即已画成底稿，在大婚之后陆续修订完成细稿，

至光绪十七年七月，正本全部绘成。此后，内务府总管大臣福琨、嵩申、师曾、巴克坦布、崇光于七月十四

日联名为庆宽请求奖叙：“大婚典礼全图告成，恭为呈进事。窃奴才等前奉懿旨，派员外郎庆宽将大婚

应行各项礼节按照次第敬谨恭绘。钦此。当经该员恭拟底稿
4 4

，先将样本陆续分页呈进
4 4 4 4 4 4 4 4

，均荷慈览，照式

恭绘在案。现今正本一律告成，自指立皇后出宫，迄至典礼庆成，均已绘画成图，随辑图说，并将历次

钦奉懿旨恭录一册作为首册，共装裱册页九本，分盛二匣，恭折呈进。再据该员禀称，遵旨恭绘图册二

‹1› 《大婚图》首册《懿旨》，故宫博物院藏。

〔图四十四〕 细稿本木夹板 故5886 〔图四十五〕 进呈本木夹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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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有余，共用过工料银九千五百余两，该员因屡荷慈恩，情殷报效，恳请免发此款，稍尽微忱等情。伏

查该员绘此全图将几三载，尚能详细讲求勤慎将事，兹又报效工料款项，情出至诚，自应代为恳恩

俯允所请。惟该员辛勤三载，不无微劳，可否酌加奖叙之处，出自皇太后格外慈恩，为此恭折，谨奏

请旨。”
‹1›

如此大规模的绘制宫廷类图画，先期起稿本、次绘细稿呈览、最后绘制正本是基本流程
‹2›
。我们通过

文献考察其他的宫廷绘画，亦可作为旁证。如乾隆帝为其母六旬生辰祝寿，命画家所绘四卷崇庆皇太后

《万寿图》的一则档案，为我们揭示了事前预绘，然后进行修订的事实。在绘制的过程之中，乾隆十九

年十一月十九日副领催六十一持来员外郎郎正培押帖一件，回溯在庆典之前，乾隆帝就已令画家相度地

势：“内开乾隆十六年十一月初三日郎正培面奉上谕：于初八日着丁观鹏、张镐随驾至万寿山起，至于寿

安宫止，往看一路陈设等件，绘图四卷。钦此。”
‹3›
乾隆帝母后崇庆皇太后生辰在十一月二十五日，提前

十七天，皇帝就带领画家前往皇太后从清漪园万寿山至紫禁城内寿安宫的途经路线视察陈设——即为庆

典所搭建的点缀景致，称为“点景”，目的是为了画家在事后绘制时更为准确。乾隆二十一年六月如意馆

档载：“八日接得员外郎郎正培押帖一件，内开本月七日太监胡世杰传旨：将如意馆现起《万寿图》稿手

卷四卷，着瑞保先代（带）去第二卷、第四卷，或四人画一卷，或五人画一卷。先着每人画一段，各粘名

签呈览，好的指名留用，不好的另挑人画来呈览。其余二卷稿，俟准时发去。再，应画手卷画绢四卷，

俱着代（带）去。钦此。于八月八日郎中白世秀、员外郎金辉，将苏州织造瑞保送到《万寿图》画稿十四

段，随人名签十四个持进，交太监张永泰呈览。于九日太监张永泰传旨：准吴维乾、徐大年、顾方乐、顾

鹤琴、何文起、赵丹洪六人画。钦此。于闰九月二十一日，郎中白世秀、员外郎金辉，将苏州织造瑞保送

到《万寿图》画稿三十二条，各随人名签持进，交太监胡世杰呈览，奉旨：准陈兆龙、陈维德、沈心诚、沈

赓载、陈云藻、杜友美、江运昌、张仲超、徐周望、马兰生、袁文彩、李南备、许瀛洲、范章蘅、曹东来、胡大振、

戴士宏、陈鹤坡、吴玉行、徐兰圃、徐光裕、朱彩文、王焕章等二十三人画，钦此。于二十二年六月一日接得

员外郎郎正培、催总德魁押帖一件，内开本年五月三十日员外郎郎正培等将张廷彦画得《万寿图》第三卷

画稿呈览，奉旨：着张廷彦即画此第三卷。将从前发去苏州织造安宁处画绢四匹内作速要一卷来画。钦

此。”
‹4›
即丁观鹏、张镐在十六年十一月初八所绘或记录的是关键性节点的局部稿，二十一年六月如意馆

起《万寿图》稿手卷四卷当为全面的“底稿”，吴维乾等六人与陈兆龙等二十三人所画应为对照底稿再画的

‹1›   奏案05-0979-004《奏为员外郎庆宽恭绘大婚典礼全图告成可否奖叙事》，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前引乾清宫《西暖阁陈设档

案》记载，此图册甫一绘成，即于光绪十七年七月十五日存贮到乾清宫西暖阁。

‹2›   聂崇正：《新见〈康熙南巡图〉第六卷残本考》中亦言：“按照清代宫廷绘画创作的制度及惯例，凡是绘制重要的作品时，画家必

定先要画出草图，并且需经由皇帝御览过目，提出修改意见，然后再绘制正图。”《文物》2013年第8期。

‹3›   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总汇》第20册，页389，如意馆，乾隆十九年十一月十九，

人民出版社，2005年（以下相同版本不再注明编者及出版单位）。

‹4›   前揭《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总汇》第21册，如意馆，乾隆二十一年六月初八，页6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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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稿”。档案中也有越过“细稿”阶段直接到正本的记载。二十一年八月“十三日接得员外郎郎正培押帖一

件，内开本月十一日员外郎郎正培奉上谕，安宁已请圣祖仁皇帝《万寿图》卷仿画。此卷不必起细稿，其

大驾卤簿并法驾卤簿俱照旧卷上酌量仿画。钦此。”
‹1›
康熙帝与崇庆皇太后的《万寿图》中均有卤簿，因后

者可以照前者仿画，所以无需再画“细稿”，直接绘制正本。

有关绘制崇庆皇太后《万寿图》的几则档案，为我们揭示出鸿篇巨制的纪实性宫廷绘画作品从关键

性节点的局部稿到全面底稿再到细稿的绘制情况。但其所绘并不是真正的典礼，主要是点景的热闹场

面。而《大婚图》所绘，各个程序皆为礼典明则，必须符合礼制规定，较之《万寿图》更加不能掺有画家

的创作。按下面所揭文献，《大婚图》必是在庆典之前演礼之时即开始草拟勾画底稿。所谓演礼，即古代

凡关乎典礼的活动，为确保进程庄严不紊，往往在典礼之前进行练习——如同今日演出的“彩排”。即使

年年都进行的坛庙祭祀，以及频次很高的为皇太后上徽号典礼、祭陵，清朝亦均举行演礼。如雍正七年

“谕礼部：坛庙之中，最宜严肃。闻祭祀之先，即在坛庙中演礼。虽意在娴熟礼仪……寻议，谨查天坛

外围墙内凝禧殿，原系预备演礼之所。嗣后各坛庙祭祀，应令执事等官，仍照旧例，于前期二日，赴凝

禧殿演礼”
‹2›
。光绪二十年八月“以恭上皇太后徽号，诣慈宁门外率领王公大臣等演礼”

‹3›
。关于祭祀皇陵

演礼，文献亦有明确记载
‹4›
。皇帝大婚在清代也算是旷典，清初到光绪朝两百多年间，也只有四次，不

进行演礼，恐难礼仪娴熟。尽管官书未见载有此次大婚演礼，但事实应该存在。如下条档案可印证典礼

之前已经开始绘制图册：“光绪十四年十月初四日，奉王爷谕：皇上大婚礼次第礼节全图，著归并画馆

恭绘，至所需款项由粮饷处支领。谨查恭绘大婚典礼全图，将《出宫图》、《纳采图》（以下有几字被虫蛀缺

失）……图稿已先后呈览
4 4 4 4 4 4 4

，奉懿旨着照图稿恭绘。用绢画正册，楠木板册面刻签，钦遵在案。又续绘《册

立奉迎图》及《筵宴、受贺、颁诏》等图，现将图稿绘齐
4 4 4 4 4 4

，俟托裱妥时即行呈览
4 4 4 4 4 4 4 4 4

，阅后再预备呈览。今将绘
4

妥
4

《出宫图》正册
4 4 4 4 4

，谨呈钧阅，并请示题说一节，拟用黄绢书写，至图上所贴黄签，可否写在图上，勿庸

粘贴之处未敢擅便，伏候批示遵办。”
‹5›
即在光绪十四年十月初五日指立皇后之前一日（初四日），《大婚

图》册的《纳采图》稿等已由皇太后御览钦准后开始照图稿正式绘画；《册立奉迎图》及《筵宴受贺颁诏》等

图稿也已绘齐，等待托裱完竣后呈览；《出宫图》已绘妥正本。皇后还没指立，真正的典礼还未举行，如

何能凭空绘制这样大规模的图册！这必然是对演礼情况的描摹。所以，不论指立的皇后是谁，其府邸

在哪里，皇后出宫必须走神武门、地安门；纳采、大征礼，以及进妆奁，皇帝不出场，只能出协和门、

‹1›   前揭《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总汇》第21册，如意馆，乾隆二十一年八月十三，页715。

‹2› 《清世宗实录》卷七七，七年正月，甲寅。  

‹3› 《清德宗实录》卷三四六，二十年八月，丙辰。

‹4› 《清高宗实录》卷一三：陵寝赞礼读祝各官，应令掌关防郎中酌派轮班来京，交太常寺堂官教演礼仪；卷二〇四：每年太常寺

堂官奏请赴陵演礼。至盛京礼部，系专办三陵祭祀事务。平时赞礼郎虽在署演礼，但陵寝祭祀，大典攸关，请敕盛京礼部，令赞礼郎等

每月齐集衙门数次，照陵寝大小祭祀礼演赞。如遇福陵、昭陵大祭，就近派侍郎或司员豫期前往视牲演礼。

‹5›   旧整《宫中杂件》第2380号，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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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华门；册立奉迎，只能走太和门、午门、端门、天安门、大清门，皇后入宫，走这样反向的路线，直至

乾清门。

皇帝大婚筹备时间，于光绪十三年闰四月十四日即已开始：“光绪十三年闰四月十四日由内阁钞

出，钦奉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寿恭钦献皇太后懿旨，皇帝大婚典礼崇隆允宜，先期预备一切应办事

宜，着派总管内务府大臣遵照《会典》敬谨办理。”
‹1›
接着，当年五月开始成立大婚礼仪处。在成婚之前这

段时间里，遵照《会典》筹备所有应行事宜，为了这旷日盛典，不能不进行演礼。《大婚图》底稿本在皇帝

大婚之前已经绘制完成，后来的细稿本应该只是对照正式典礼进行修订、完善。至于《大婚图·懿旨》册

节录慈禧皇太后的这条懿旨
‹2›
，主旨在于明确出宫图与正式典礼的各个程序图画等同处理，即《皇后出

宫至邸第图》本不属于大婚礼的程序，也纳入本图册而非单独装帧。此条懿旨于光绪《大婚典礼红档》卷

四
‹3›
亦有记载。

以上所谓的“皇后出宫”，是缘于清代后妃的选立——选秀女制度。清代通过对满蒙汉八旗（共

二十四旗）适龄女子“普选”秀女，合格者在户部记名，待到皇帝成婚的年龄再把户部记名的秀女提前召

入宫中进行覆选，从中指立皇后与妃嫔。被指立的皇后与妃嫔，要先从皇宫回到母家府邸，等待举行一

系列婚前礼仪后才能迎娶入宫。所以，在指立了皇后与妃嫔以后，要把“准皇后”护送回母家府邸——即

“皇后出宫”。光绪皇帝指立皇后与妃嫔的时间，是在光绪十四年十月初五日，当日在符合条件的三十一

个记名秀女中进行覆选
‹4›
，最终选得叶赫那拉氏（慈禧皇太后弟弟桂祥之女）为皇后，他他拉氏（礼部侍

郎长叙之女）姐妹两人为嫔，即后来的瑾妃与珍妃。

在光绪十四年十月初四日之前，《大婚图》主要底稿已经绘成，接下来“奉王爷谕：皇上大婚礼次第

礼节全图，着归并画馆恭绘”，即由画馆诸人共同绘制细稿以及正本。这里的画馆是否就是清宫的如意

馆，尚难以定论，因在其他文献与档案中均未见画馆之名。

上面所引档案中虫蛀的几字，应该是《进妆奁图》。由于《大征礼图》在画面上与纳采礼无太大差别，

所以并未提前画底稿
‹5›
，我们看到遗存的实物《大征礼图》册就是《纳采礼筵宴图》册中纳采礼部分的翻

版。大征礼本在光绪十四年十二月初四日举行，而其图稿则是在大征礼后一个多月才呈进给皇太后，这

个图稿应为其细稿本。因为大征礼图与纳采图场景、程式基本一致，只有给皇后的礼物较之纳采为多，

另外增加了皇后父母的赐物，所以，无需提前绘制底稿呈览。这种情况也有前例可循，如前面所引崇庆

‹1› 《大婚图册·懿旨》，故宫博物院藏。

‹2›   懿旨曰“光绪十四年十月初三日，总管连英口传懿旨，皇帝大婚应行各项礼节，着派内务府员外郎庆宽自皇后出宫起至典礼庆

成，按照礼节次第敬谨恭绘图册，先将图稿贴说呈览，后邸图式著一并绘图贴说呈览。钦此”。

‹3›   光绪《大婚典礼红档》卷四，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4› 《宫中杂件·后妃·人事》第1252号，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5›   光绪《大婚典礼红档》卷一，“光绪十五年正月十三日，呈览《大征礼图》稿，奉懿旨照图恭绘。钦此”。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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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太后《万寿图》仿画于康熙帝《万寿图》上的卤簿。

正本《大婚图》册，图说各开确实是按档案所说用黄绢书写，但对典礼当时的供职人员、所用器物等

标注，仍是采用贴黄色绢条缮写的题签形式，而没有按奏折所请示的直接写在图上。贴黄签比直接写在

图上更有灵便可操作性，不会因注错一个字而破坏整个画面，粘贴签条非常便于替换，这恐怕也是后来

皇太后没有允准直接把黄签书写在画面的原因。

在绘画《大婚图》册的空间范围上，慈禧太后也作了原则性的指示，光绪十四年十月初五日总管连英

口传懿旨：“恭绘大婚各项礼节图册内，无庸绘画内廷礼节。”
‹1›
内廷礼节包括皇后在乾清宫跨越火盆、进

入坤宁宫跨越马鞍，以及在洞房内合卺的所有礼节，缘于这些礼节属于宫闱隐秘，不可示人，故而略去

不画。所以，《大婚图》册上的画面主要集中在外廷以及宫外。

由于《大婚图》册的绘制是在大婚典礼之前即开始绘画稿本，而典礼有固定的程式，要使画面绘制符

合典礼的各个场面，画家必须有所参照才不会出现些许乖谬，因而大婚礼仪处要求对图册中所涉及的典

制用器与排列顺序等，由相关机构提供标准图样、次序、件数参照，所以此图的准确性毋庸质疑。其中，

对于能够张扬皇家威严的卤簿仪仗，更是必须绘画得准确无误。为此，光绪十四年十二月初七日，大婚

礼仪处先向乐部行文：“前奉懿旨，派员外郎庆宽恭绘大婚典礼各项礼节图册，即将册立奉迎日，皇太

后升慈宁宫受皇帝礼，应该乐器处所及乐器名色、次序、件数，及皇上御太和殿遣使时应该乐器处所，及

乐器名色、次序、件数，并凤舆、前导乐器名色、件数，及行走次序分析开单，咨送本处，以凭恭绘可也。

须至片者，右片行乐部。皇太后仪驾、太和殿遣使时应设法驾卤簿、步辇、五辂、驯象、仗马等项名色、次

序、件数，皇后凤舆仪驾、凤舆前黄盖、御仗、册宝亭、仪驾行走排列次序开单咨送礼仪处，幸勿漏误。”
‹2›

至十二月十五日，大婚礼仪处再次向工部行文：“前奉懿旨，派员外郎恭绘大婚典礼各项礼节图册，所

有仪卫一切式样，必须遵照定制绘画，方昭详慎，相应片行贵部，希将皇太后仪驾、皇帝法驾卤簿、皇后

仪驾著色全图各一份，即日咨送本处以凭恭绘，用毕送还可也。”
‹3›
因此，在绘画大婚图的各个部分时，

庆宽一班人并不能有多少“创作”的成分，只能是临摹图样，按卤簿仪仗的实际排列次序合理安排画面空

间而已。从记载上看，还没有发现哪一幅清代纪实性绘画如此地纪实。

庆宽作为掌管皇家事务的内务府员外郎，按《大婚典礼红档》记载，他几乎参与了大婚的全过程。复

选秀女结束，“准皇后”回到府邸后，他就被派到皇后府邸轮流值班，以备随时听差。在奉迎皇后前夕演

礼以至真正的奉迎，他均在凤舆前步行恭导；福晋们在向凤舆中安放“龙”字轴与如意时，他与内务府官

员庄健、锡恒等进行“照料”，凤舆前执打的灯只也由他来照料。奉迎时他的妻子也在参与料理
‹4›
。

‹1› 《大婚图》之首册《懿旨》，故宫博物院藏。

‹2›   光绪《大婚典礼红档》卷三四，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3›   光绪《大婚典礼红档》卷三四，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4›   均散见于光绪《大婚典礼红档》各卷，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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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宽在皇帝大婚前已经接到绘画皇帝大婚图的旨意，因而，在他所参加的大婚礼各个环节上，一定

要备加留心，以便对前期所画底稿本进行修改完善，指导其他画匠。因为一般画匠并无资格参与皇帝大

婚典礼，他们所绘稿本就会在一些细节上出现偏差。作为领衔画家，对画面纠偏匡正责无旁贷；而且每

画一部分底稿，都要依次向醇亲王奕譞与慈禧皇太后呈览，即“当经该员恭拟底稿，先将样本陆续分页

呈进，均荷慈览，照式恭绘在案”，画匠们来不得半点儿疏忽。

耐人寻味的是，在这套大型画册上，所绘皇帝形象并不突出，只是画有光绪皇帝到慈宁宫向慈禧皇

太后以跪姿行礼的画面。这与清盛期所画的几幅大型纪实绘画不同，如康熙帝、乾隆帝《南巡图》，雍正

帝《祭先农坛图》等，在绘画了宏大卤簿仪仗以后，总是有一部分要着重突出主人公——皇帝的高大形

象。这或许是与不同时期的皇权形式相关。康乾时期，是清代皇权最为巩固时期，皇权皇位一体，在气

势磅礴的画面上，给人以皇权震撼的，也正是皇帝本人。而在清晚期，尤其是同治、光绪时期，出现了

皇权与皇位相脱离状态
‹1›
，即拥有皇位的皇帝，却未能执掌权柄，皇权则掌握在没有皇位的慈禧太后手

中（光绪七年前为形式上的两宫皇太后慈安与慈禧共同掌握，两宫垂帘听政）。那么，宣扬皇权与皇位就

出现了偏差。在《大婚图》册上，显示出的正是赫赫皇权。不仅在《大婚图》册中，用整整一册篇幅誊录的

全部是慈禧皇太后的“懿旨”而没有皇帝的一条“谕旨”，而且，在绘制皇帝到慈宁宫向皇太后行礼的两幅

画面，均未采用其他所有画面所用的常规对开形式，而是采用了巨大的幅面，纵130厘米，横114.5厘米

（此为故5887号尺寸，另两套尺寸略异，但装裱形式与此册相同），四面折叠，插在册中，形式极其特

殊，这或许正是宣扬皇太后强权的意义所在。此外，在奉迎皇后凤舆中的御笔“龙”字轴，并不是光绪帝

御笔，而是慈禧皇太后御笔，上面钤印“慈禧皇太后御笔之宝”。

四   《大婚图》册的作者庆宽

领衔绘制《大婚图》册的庆宽，画史无传，经考其生年为咸丰元年（1851），卒年不详，隶内务府汉

军旗籍。

庆宽走入皇宫任职，最早见其曾参与修建同治帝惠陵。光绪三年在对参与工作人员奖叙时有：“庆

宽着俟补主事，后以员外郎遇缺即补，先换顶戴。”
‹2›
五年再次奖叙诸多官员时，其中“庆宽着免补主

事，仍以前保员外郎，遇缺即补”
‹3›
，并未补上六品的主事，仍是员外郎。光绪十四年五月二十一日关

于置办大婚皇后仪驾内应用驾衣事的札文，在大婚礼仪处醇亲王奕譞与总管内务府大臣福琨等人落款

‹1›   杨珍：《清代皇位继承制度》，学苑出版社，2001年。

‹2› 《清德宗起居注》卷六，光绪三年九月二十八。

‹3›   光绪朝《上谕档》，五年闰三月初四。



302 故宮博物院院刊    2020年第10期･ 第222期

之后，还有“承办司员”庆宽等十人，说明此时庆宽已经开始介入到大婚典礼的承办事务之中
‹1›
。但到光

绪十四年十月筹备皇帝大婚之时，其身份仍是内务府员外郎，见前引《大婚图》中皇太后懿旨。内务府

员外郎身份很低，无品级，庆宽于光绪三年曾候补六品主事一职，但不知为何没能晋职。可是，当皇

帝大婚刚刚举行过合卺礼，庆贺颁诏礼尚未及举行之时，在光绪十五年二月初一日，醇亲王奕譞就《呈

大婚典礼始终格外出力司员八员衔名清单》，请予奖叙人员中，其上首列“武备院卿衔即补郎中员外郎庆

宽，请赏在任，以道员选用并赏加三品顶戴”
‹2›
，即在光绪十四年十月至十五年正月间（不知具体何时），

已授庆宽武备院卿衔（即三品顶戴），可以即补郎中，醇亲王奕譞为其请赏待授为实职的四品道员，并

让其享受三品的“待遇”——赏加三品顶戴。惜请赏未获钦准。光绪十七年二月，引见内务府三院等机构

京察
‹3›
一等人员时，庆宽与庄健等二十二人给予军机处记名

‹4›
，以关差、道府用

‹5›
。同年五月，“以绘图出

力，予员外郎庆宽军机处存记”
‹6›
。前引档案同年七月十四日，内务府大臣福琨等联名为庆宽请求奖叙之

后，十九日再次请旨“……奉懿旨，庆宽着交内务府核给奖叙。钦此。遵查，庆宽现系臣衙门广储司员

外郎，递保至存记道花翎三品顶戴即补郎中，官阶无可加保，可否赏换二品顶戴，出自慈恩，为此谨

奏”
‹7›
。经过福琨等人为其请功，其待遇由三品顶戴升为二品顶戴，一直维持到光绪二十年正月二十四日

之前，但仍未落实十七年二月引见后拟实授关差、道府之职，还是虚衔“花翎二品顶戴，军机处存记道随

带加二级即补郎中一等记名”，其实际职务仍是内务府“银库员外郎”，到光绪二十年正月二十五日，慈禧

皇太后才懿旨“员外郎庆宽著以三院卿题奏”
‹8›
。三院即内务府武备院、上驷院、奉辰苑，三院卿为三院中

某一院的长官，官正三品。

庆宽正待晋升三品实职之时，却有人揭发了他的不良身世。当年五月“谕军机大臣等：‘有人奏内务

府员外郎庆宽，本非旗人，身家不清。同治年间，曾充崇文门监督验货家丁，冒入内务府汉军旗籍，蒙

捐员外郎，兼银库差使。又派总办各要件，盘踞把持，于应发库款，必密令扣出息银，勒令出具甘结。

侵蚀干没，不能以万数计。招摇纳贿，百弊丛生。请饬查办等语。’着派徐桐、敬信，按照所参各节，严

‹1›   奏案05-0960-024：光绪十四年五月二十一日《关于仪驾内应用夹驾衣事的文件》，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2›   奏案05-0967-043：光绪十五年二月初一日《呈大婚典礼始终格外出力司员八员衔名清单》，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3›   京察，是明清定期考核官员的制度。 明代每六年举行一次。 清代吏部设考功清吏司，改为三年考核一次，在京的称“京察”，

在外地的称“大计”。

‹4›   记名，指清代官吏有功绩，交吏部或军机处记名，以备提升。

‹5› 《清德宗实录》卷二九四，十七年二月，辛亥。

‹6› 《清德宗实录》卷二九七，五月，壬申。

‹7›   奏案05-0979-010：光绪十七年七月十九日《奏为员外郎庆宽请赏给二品顶戴事》，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8›   光绪朝《上谕档》，二十年正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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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确查，据实具奏，不准瞻徇情面，曲为开脱。原片均著钞给阅看。将此谕令知之。”
‹1›
参奏庆宽的是负

有监察职责的御史钟德祥。六月查办结果是：“经徐桐等调查该旗户口册及一切案卷，核对庆宽出身年

岁，及伊母姓氏年岁，均属不符，是其身家不清；冒入旗籍，不为无据。该员任银库七年，为时甚久，

新居精丽，炫人耳目，且有发款扣利之事，以致物议沸腾，显有包揽营私情事。内务府员外郎庆宽着即

革职，销除旗档，并著步军统领衙门，将该革员房屋财产查抄入官，以示惩儆。”
‹2›
前引档案中有庆宽绘

制《大婚图》共用过工料银九千五百余两，其“情殷报效，恳请免发此款”。以他二品顶戴的俸禄，“年薪”

不过一百五十五两而已，居然九千五百余两不仅先期垫付，而且不需朝廷报销，或者贪墨，或者极为精

明有经营增利。

关于查抄庆宽之家，清人陈恒庆所著《谏书稀庵笔记》记载最为详细：“光绪间，查抄内务府银库郎

中庆宽时，予正在京，知之甚悉。是日晨，福相国（即指内务府大臣福琨）箴廷奉密旨，前往查抄，带领

提督衙门司员吏役，直入庆宽家。先封大门，其家男丁则禁之于外空屋，女眷则禁之于内空屋。福相国

则坐于厅事，饬司员带吏役，按房查抄。抄出贵重之物，则堆积于厅事院中。至女舄儿袴，及器皿等

物，弃之弗顾。检查各房已毕，又饬役赤身缒入井底探之。役恐灭顶，甫入水，则高声报曰：‘无物’，

即缒而上之。更可笑者，复入其厕，司员掩鼻，饬役以杆略探之，报言无物。皆出至厅事，将贵重之

物一一登记。福相国乃进内覆命。吏役督守物件，监视大门，不敢远离。凡查抄之事，皆派九门提督前

往。福相国正兼此职，并充内务府大臣。人极忠厚，且素喜庆宽之当差明敏。其得罪之由，由于内监冒

领物件，严禁弗予，内监恨之，为造蜚语。福相国奉命之后，已暗通消息于庆宽，先将银券契约细软等

件，自后门运出矣。相国覆命后，奉旨庆宽赦免，单开之物，由官变价，房屋入官而已。又迟数年，复

庆宽官职，且外放道员，旋升臬司，家富如旧。”由此亦可知清代抄家情状。此处又言庆宽因得罪太监

而被抄家。

关于银库官员包括庆宽之贪污记载，并非孤证，又见于光绪二十一年十月敬佑奏：“传闻内务府广

储司银库，经户部筹拨协济，每年进款百余万两仍不敷用。奴才查访银库库账，王伯平即庆成，祁芝

山即文瑞，勾结库官，始而庆宽等，继而恒起等，舞弊招摇……各省关报解内务府饷银……多索交

费……应将饷银收入银库……抬至钱铺，声言归还外间借欠，银库久成虚设。而库账与库官勾结在

外，私放渔利，且在饭馆酒肆开放领银……”
‹3›
其渔利手段可谓多端。类似的文献亦见于《清续文献通

考》卷六十四《国用》考二，只是这里提到库账勾结库官，未提庆宽之名，其所记舞弊之情与光绪朝《东

华续录》完全相同。

清人何刚德所著《春明梦录》，记载庆宽服侍过慈禧：“内务府郎中庆宽伺候慈宫，颇见信用。有一

‹1›   光绪朝《上谕档》，二十年五月二十日。

‹2› 《清德宗实录》卷三四二，二十年六月，癸丑。

‹3›    朱寿朋：《东华续录（光绪朝）》卷一三○，二十一年十月，己巳，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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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德宗因慈寿要送礼，乃告庆宽曰：‘我要送太后寿礼，汝为我备之’……庆宽办理太后六旬万寿庆

典，设有庆典处，所有应用器物，均由其包揽，殆尽抬价居奇，从中取利。且其气焰咄咄逼人，旗人多

忌之。嗣有满御史密奏庆宽家藏御座，举动不轨，及诬其身家不清等事……顷已派中堂前往抄家矣！抄

数日，得银三千余两，他无违禁之物，而庆宽遂以落职了案。后太后重复训政，庆宽不知如何作用，又

部选江西盐法道。”
‹1›

 

看来，因庆宽服侍慈禧而“颇见信用”，所以，到了光绪二十四年后，他又东山再起，十月“又谕：已

革候选道刘学询，着赏给知府衔；已革内务府员外郎庆宽，着赏给员外郎衔，庆宽并准其入内务府汉军

旗籍。所有该二员呈请自备资斧，亲历外洋内地考察商务等语。着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察核办理”
‹2›
。由其

“自备资斧”可知，在内务府大臣福琨庇护下的查抄，因转移“银券契约细软”等并未伤及庆宽家资根本。

光绪二十五年八月二人回国，“电寄刘坤一：刘学询、庆宽现由日本差竣回沪，着刘坤一传知该二员，

即行回京覆命，先赴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报到” 
‹3›
。庆宽回国后，还条陈六项建议由总理衙门代为向上奏

闻。九月“着总理各国事务王大臣逐条酌核，择其可见施行者详细妥议具奏，听候采择。寻奏：庆宽所

陈兴学理财各条，分别准驳，期于可见施行。至其请设六政局，派大臣参议等员，总以亲贤，朝廷自有

权衡，非臣等所敢擅议。得旨：依议”
‹4›
。十月“又议覆庆宽条陈一折。所有日本学校等六政详细章程条

例，即着李盛铎就近考察咨取，以备采择。其整顿财赋条内，拟制造银币一节，事属架空，恐多流弊。

应俟银圆一律畅行后，再行体察情形，奏明办理”
‹5›
。清人李希圣《庚子国变记》则记载庚子国变，“梁启

超亦走保日本，使刘学询、庆宽并刺之，无所成而返。”以为刘学询、庆宽为刺杀梁启超而赴日本。此条

记载，其真实性难证。

庆宽可谓善为营取财利之人，光绪二十六年五月“军机大臣面奉谕旨：候补员外郎庆宽报効饷银

一万两，着赏收，户部知道。钦此”
‹6›
。二十七年，庆宽随同办理《辛丑条约》议和事件，由此可知其亦有

政才，经庆亲王奕劻保奏，可接算前俸
‹7›
。到了光绪二十九年六月“谕军机大臣等：候选道庆宽着仍以道

员即选”
‹8›
，是其职位可升为道员，可以成为正四品实官。但在实际补缺中，庆宽仍是补为员外郎。光

绪二十九年七月二十六日《奏为补用员外郎等缺事》：“总管内务府谨奏为补用员缺事：臣衙门出有员外

‹1› （清）何刚德：《春明梦录》卷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

‹2› 《清德宗实录》卷四三一，二十四年十月，癸未。

‹3› 《清德宗实录》卷四四九，二十五年八月，辛卯。

‹4› 《清德宗实录》卷四五○，二十五年九月，丙辰。

‹5› 《清德宗实录》卷四五三，二十五年十月，丙申。

‹6›   光绪朝《上谕档》，二十六年五月二十九日。

‹7›   奏案05-1044-069：光绪三十一年十一月十八日《奏为开复员外郎庆宽可否接算前俸事》，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8› 《清德宗实录》卷四五八，二十九年六月，乙丑。



以史解画，以图证史 305

郎一缺，轮应补用人员到班。查有候补员外郎庆宽，于光绪二十九年闰五月初六日，总管内务府大臣

面奉旨：开复员外郎庆宽，着遇有员外郎缺出即补。钦此。现悬之缺即请以庆宽补授……”
‹1›
光绪二十九

年溥伦赴美国观赛会，曾差使庆宽同去：“交赛会大臣溥（伦），本日贵大臣奏拟调东文翻译折，又奏庆

宽、祝瀛元请开去赴美差使片，均奉旨依议。钦此。”
‹2›
但光绪三十二年二月初九日《呈京察官员等第职名

清单》上，可见庆宽还是管理三旗银两庄头处员外郎
‹3›
，仍未实授为四品道员。光绪三十二年二月十二日

《呈带领引见京察一等官员各员名单》中开列三十人，其中庆宽列名职衔为“赏戴花翎二品顶戴选用道题

奏三院卿管理三旗银两庄头处员外郎庆宽，食俸十年，年五十五岁”
‹4›
。此档案页面天头处，注有“朱笔

圈出”，即三十人中有二十七人“朱笔圈出”，实为皇帝钦准，并且他与锡麟、棫兴、文淇等四人贴有黄条标

识，应是预备尽早升转之员。光绪三十二年二月十七日，庆宽等二十七人才得以引见，“均着交军机处

记名以关差道府用”
‹5›
。其引见考察评语为“由官学生出身，年五十五岁，才具优长，精明干练”

‹6›
。

在以上光绪三十二年的《呈京察官员等第职名清单》《呈带领引见京察一等官员各员名单》两份档案

中，均记载庆宽五十五岁，推算其生年在咸丰元年（1851），并知其出身为官学生。但光绪二十年二月

初九日《奏为京察一等人员带领引见事折》
‹7›
上，记载庆宽当年三十八岁，由此推算其生年则在咸丰六

年。但此件档案之年岁不可信以为真，应以咸丰元年为真。因其在光绪二十年五月御史钟德祥参奏之前

的身份信息瞒报，六月经徐桐等“调查该旗户口册及一切案卷，核对庆宽出身年岁，及伊母姓氏年岁，

均属不符”，经过此次调查更正了其身份信息，故而在二十年六月以后档案中所记其身份信息可信。另

有一项佐证材料。光绪十五年皇帝大婚之时，内务府呈报参与大婚典礼官员妻子年岁中，庆宽之妻年

四十一岁
‹8›
，即生于道光二十八年（1848），庆宽生于咸丰元年（1851），长庆宽三岁，比较符合实际。如

若庆宽生于咸丰六年（1856），则其妻较之年长八岁，不太符合中国封建时代的婚配习俗。

又据民国佚名著《贪官污吏传》所载，庆宽“本名赵小山，幼即研究画术。及长，益工，尝绘《颐和园

全图》，为醇贤亲王奕譞所赏，即进献孝钦后，后亦以为美，赏给二品顶戴，与管幼安之绘孝钦相而得

奖同。已而投旗籍，以郎中司柴炭库。”因其得罪太监而被太监授意某御史纠参，终至获罪被查抄。其

‹1›   奏案05-1037-035：光绪二十九年七月二十六日《奏为补用员外郎等缺事》，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2›   光绪朝《上谕档》，二十九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3›   奏案05-1046-020：光绪三十二年二月初九日《呈京察官员等第职名清单》，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4›   奏案05-1046-024：光绪三十二年二月十二日《呈带领引见京察一等官员各员名单》，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5› 《清德宗实录》卷五五六，三十二年二月，甲寅。

‹6›   奏案05-1046-039：光绪三十二年二月十二日《呈在京官员覆带引见名单》，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7›   奏销档846-047：光绪二十年二月初九日《奏为京察一等人员带领引见事折》。

‹8› 《大婚礼来文档》，光绪十三年五月立，故宫博物院藏。“光绪十三年五月立”为其封面所题，即汇集光绪十三年五月以后的文

案，因十三年闰四月十四日慈禧皇太后开始下达懿旨筹备皇帝大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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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极意夤缘得复职，出任江西盐法道
‹1›
。此书所载，庆宽有绘画才能，与其获得醇贤亲王奕譞所赏，领

衔绘制《大婚图》史实相合。如以此书为信，可知其最后的官职是江西盐法道员，亦与前引实录所载“以

关差道府用”的道员相符。清人何刚德所著《春明梦录》亦载其终为江西盐法道。

综上，可见庆宽之沉浮。

绘画《大婚图》册，除了领衔的庆宽外，还有多位画匠参加，档案曾记载对画工工作的勤惰给予过不

同的奖赏，“皇上大婚礼全图着归并画馆恭绘，所需款项由粮饷处支领。仅将画工扣罚银两，拟照上案

分别勤惰奖赏银两数目开具钧阅：戴宾十二两、杨春辉四两、张立彬十两，皇廷桢四两、边庆丰八两、刘

玉璋八两……以上共银九十三两”
‹2›
。由此可知，戴宾、杨春辉、张立彬，皇廷桢、边庆丰、刘玉璋等人都是

《大婚图》册的实际参与作者。而这条档案也只是记载了部分画匠。

根据目前所掌握的档案与文献，结合《大婚图》实物，我们对该图的绘制情况有了清晰的了解，并且

实证了纪实性宫廷绘画从稿本到正本的绘制流程。不仅如此，更重要的是对深入理解皇帝大婚典礼作为

封建时代的一项重要嘉礼，亦甚有补益。

［作者为故宫博物院副院长］

（责任编辑：宋仁桃）

‹1›   民国佚名：《清代野史丛书·贪官污吏传（外十种）》，北京古籍出版社，1999年。

‹2›   旧整《宫中杂件》2380号，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